
! ! ! !近日参加旅行团去东南亚游
览，飞机到当地后乘坐旅游大巴游
景点，行程中有不少细节令我感慨。
记得以前去香港，旅游大巴只

送到深圳海关，游客自己提着拉杆
箱、背着背包，艰辛地排队进行安
检、查证。好不容易出了深圳海关，
又进入拥挤的香港海关，照例进行
一系列检查，然后出关等香港的旅
游大巴来。大家争先恐后把箱子、背
包等物品放上车，我们夫妻已进入
老年，弄得疲惫不堪。又如不久前从
广西去越南，当地规定旅游大巴不
能直接开到中国海关，在关前几公
里处需转乘电瓶车到海关，这样一
转乘不仅要多花车费，而且行李多
一次搬上搬下。从越南回来时也一
样，拿着大大小小的行李，通过两国
海关检查，到了中国境内还需乘一
程电瓶车，才能到规定的旅游大巴
停车处把行李搬上车。这样繁琐费
力的过程，大家虽然有意见，却也无
可奈何，认为出境游就是这样，这是
必须的手续。

谁知这次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
过境时，情况完全不同。导游说，行李
放在车上不用拿，游客只需带贵重物
品通过海关检查。旅游大巴走车辆通
道经两国海关检查，出关后司机招呼
我们上车，开到新加坡旅游大巴的接
站处，帮我们把行李搬到来接我们的
车子上。当地导游说：“这叫下‘马
车’，上‘新车’。”这样简便又合规的
出入关，让我们轻松了许多。
到曼谷，安排我们住的宾馆在一

条较狭小的路上，大巴在大路上停
下，导游叫我们不用管行李，带上贵
重物品跟着他走就行。走了二百多米
到达宾馆，走进大厅只见所有行李已
经整整齐齐放在厅里，原来是宾馆派
面包车把顾客的行李运来了。第二天
离开宾馆时，他们又派面包车把行李
送到停在大路口的旅游大巴，店员帮
我们把一件件行李放进大巴行李仓，

东西丝毫不差。想想在国内旅游时，
游客拖着箱子、背着背包跟着导游走
二三百米住宾馆是寻常事，哪家宾馆
会派车来接送行李？
国外旅游虽然服务到位，但对游

客的要求也很高。譬如为了保持车厢
的清洁卫生，规定车内不准吸烟、不
准吃零食、不准吃水果、不准喝甜饮
料，只允许喝矿泉水。如此严格的要
求，一行三十余人的旅游团，乘车十
几天，没人违反规定。我注意观察了，
但见吸烟者都自觉到吸烟区，买水果
和零食吃的人，都在路旁垃圾桶前吃
完扔掉皮壳才上车。想到国内的旅游
车上经常烟雾缭绕、瓜皮果壳乱扔，
觉得出国后国人也文明了。
以上都是一些细节，随着我国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
人们普遍的需求，那么旅游业的管
理和服务是否也应上一个台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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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星期天夜光杯

神神秘秘劝退妻子
旅行，逛街，休闲，串门。老夫老

妻了，还成双成对，形影相随。唯独买
菜，我却坚持与妻各自形单影只。曾
有几次妻看着我被欺蒙，回家便没完
没了地奚落指责。唉，为点鸡毛蒜皮
毁了自家的安逸和平静，值得吗？
和多数男人一样，我不屑为一

毛两毛的与人家你来我去，不擅为
块儿八毛费劲地喋喋不休。就为隐
藏我的拙劣，免遭责难，凡要去菜
场，便只得暂别恩爱，放弃携手并
肩，选择与妻分道扬镳。可那回我俩
郊游回家，妻突然想起晚饭要烧点
葱油芋艿，于是我只得很不情愿地
跟她一块去菜场。

有她在，我是不会“原形毕露”
的，可我也不愿眼见她与人麻烦啰
嗦地来来回回，弄得不好，还要招人
白眼，断送了一天游玩的尽兴和开
心。我便自告奋勇向摊位走去。妻却
一把拦住我，一句话伤遍天下男儿
颜面：“去去去！你们男人都是缺心
眼儿的！”

心有不甘，我思忖片刻，向妻保
证：“我今天一定会占上便宜！你等着
瞧，看我的！”妻将信将疑正欲随我上
前，被我阻止并告戒：“我与摊主交
涉，你一不能插嘴，二要离我若干步
远，否则，今天本想占上的便宜，会变
成冻豆腐———难拌（办）了。”

我的神神秘秘大概让妻好奇，
便很顺从地退居二线，躲在稍远处，
“窥视”我和摊主交易。

连叫吃亏惹恼摊主
我大大咧咧走到摊前，没有问

价，开口就让摊主秤三斤芋艿给我，
女摊主动作熟练，过秤，装袋，很快
就报出了价：“十二块五毛！”
“阿姨，你这芋艿是多少钱一斤

嘛？”我客气中显现出亲近，没忘了
把质疑也抖露出来。
“三块八毛一斤啊！三斤三两，

十二块五毛四，零头还去掉了呢！”
我叹服摊主的计算快捷精准，滴水
不漏，便故意回头向远近摊位扫视
一番，装着犹豫：“阿姨，我吃亏了。”
这么一张望，摊主八成就会产生错
觉，误以为我已在别的摊位问过价。
这一招我可是屡试不爽，我将其总
结冠名为：虚拟的货比三家。
不出所料，摊主哪里舍得眼看

就要成交的买卖瞬间旁落，立马作
出让步：“那就算你三块六一斤吧，
十一块八毛八，算十一块八好了！”
我还不想就此收场，就冒充内

行，拿几个芋艿在手中拈弄：“阿姨，

我还是吃亏了！”
“吃什么亏啊？你看这可是红梗

芋艿，一烧就酥，糯得很呢！看你是
存心要买，快收市了，算三块四一斤
吧，去零头给十一块二，噢不！就十
一块行了！”
嗯，差不多能对妻有所交待了，

可怎么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呢？接过袋子，我下意识地在手里掂
了掂分量，就是为了这句号，我不合
时宜地又来了一句：“阿姨，我真的
吃亏了！”没想到这下真的惹恼了摊
主，在她看来，我掂斤掰两的举动是
对她不信任，再一次表示“吃亏”是
往她身上泼脏水，无意伤害了她，惹
急了她：“看你的样子还冤我缺了你
的秤，卖点菜容易吗？你可不要冤枉
我哟！这么多在这里做生意的，你左
邻右舍问问，我啥时候做过这种缺
德事！”事关她的声誉，摊主着急了，
难免激动，喉咙越来越响，引来好几
位顾客和邻近的摊主。
嘿！闹大了。我哪有理由跟着生

气，反倒觉得遇上一位把诚信看得很
重的摊主。妻闻声而来，欲劝架，被我
暗暗推了一把，趁机向她使个眼色，
暗示她别搅和，好戏还在后头呢！

口舌便给巧翻胜盘
道理上，我是不占上风，可我胸

有成竹，问摊主：“难道你就一点都
没感觉到是我吃亏了吗？”
摊主余怒未消却诧异怎么我还

耿耿于怀了：“一次次的让给你价，

还嫌吃亏，我买卖还做不做啦？你让
大家评评理！”
“阿姨，我根本就没有还价嘛！

问问大家，你左邻右舍都听到的，从
头到尾，三块八，三块四都你自己在
说嘛！”我是有备而来，这可一点没
瞎说。
“那你还一次次的嫌吃亏，这不

是还价能是啥？我还平白无故让价
给你了？”
我心下一乐，嘿嘿，瞧着吧！我

面向女摊主，手指着大伙儿，俨然一
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你们大家都
看清楚了啊！就我这样的，叫她阿
姨，是不是吃亏了？买她点芋艿，我
可叫了好几回了，你们大家评评理
啊，我是不是亏大了！”
“嘿嘿……哈哈……呵呵……”

周围爆响起一阵哄笑。女摊主瞪我一
眼，也忍俊不禁，咯咯咯地笑出了声。
我摸出一张十块的和一枚硬币

送到摊主手里，故作委屈又恼怒：
“我平白无故白叫你阿姨了！”

摊主更乐了，不顾我的推托，硬
把那一块钱硬币塞回我手里：“就收
你十块钱整数！大哥，吃好了再来
啊！”边说边麻利地掐了一把葱，塞
进了已经拎在我手里的袋中。
走出菜场，众人开心的笑声似

乎还余音绕梁。欢愉无处不有，遍地
都是。讨价还价的纷争里还能寻来
快乐。望着同样开心的妻，我洋洋得
意。我的得意不仅于此，我这不是还
给所有的男人争回一口气嘛！

她为我一笔笔誊写
多年前，在甘肃农村劳

动锻炼期间，不幸落崖受伤
致残。什么事也不能干了，
今后怎么办呢？
熟识我的人都跟我说：

“学习写作吧。”在他们看
来，残疾人似乎与文学有某
些不解之缘。也难怪他们，
因为像海伦·凯勒、奥斯特
洛夫斯基、吴运铎这样的残
疾名作家，给人们的印象太
深了。我清楚自己的功底，
也深知文字变铅字的困难，
所以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似
的，说：“刮风下雨不知道，
自己吃几碗干饭自己还不
知道？”
那么干什么呢？总要想

一个办法支撑自己，使自己
觉得有必要活下去。想来想
去，还是只有写作一条路可
以走。
那写什么呢？几位先于

我在拥挤的文学小道上颠簸的业
余作者跟我说，写你最熟悉、感受
最深的事情。什么是我最熟悉、感
受最深的事情呢？无疑是自己的病
情。夜阑人静，我开始伏案而写，妻
子则在一旁帮我回忆。我们说说写
写，写写说说，说到激动处，妻与我
都是泪痕满面。
那时还没有电脑，稿子得誊写

到方格子文稿纸里去。我双手没有
握力，手指像鸡爪般散开，写出来
的字迹就像天书一样。这样的字，
叫编辑如何辨认？不扔到废纸篓去
才怪呢。干完了家中一切“男活女
活”的妻子，开始在灯下为我第二
次加工。捧着我那横不是横，竖不
是竖，字迹模糊的手稿，她一字一
字地猜译、辨认，读给我听，然后根
据我的口头更正修改，最后才工工
整整地誊写到方格纸上去。有时我
已经熟睡，她还坐在灯下一笔一笔
地誊写。偶尔睁开眼，只见墙上布
满她“高大”的身影。
稿子誊好了，装在自制的大信

封里，不敢多折，唯恐被编辑认为
是退稿再投。就是寄，她也宁愿多
走几步路，亲手投到邮局的信筒里
去，不敢信手投在路边的信箱里。
真是可怜天下妻子心！

一下买了十份报纸
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一篇

一篇寄出去，却又一篇一篇被退回
来。初时，我对退稿并不在乎，很有
一点“大将风度”。渐渐有点受不了
了。拿自己的退稿与别人登出来的
文章比比吧，觉得自己的文章一点
也不比别人的逊色。我开始抱怨编
辑缺乏“慧眼”，抱怨编辑录用“人
情稿”、“名人稿”过多，挤得自己没
有立足之地。甚至，开始扔笔，撕
纸，流泪。
这时，还是妻子安慰我：“编辑

部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要以成败
论英雄。写出来的文章不能见报，
水平总是在一点一点提高的，将来
辅导孩子做作文也是蛮好的。再
说，通过看书、学习、写作，多少也
充实了枯燥的病床生活啊！”
言之有理，我抹掉泪，铺
平纸，握起笔，重新
写。

一天下午三点
多，接小区传呼电话
的老妈妈突然来敲门：
“你爱人刚刚打电话
来，说文章在晚报上
登出来了。”

什么？登出来
了？我心里咯噔
一下。是哪篇？
登 在 哪 个 版
面？问老妈
妈，却问
不出个究
竟来。这可

把我急坏了，一个人心痒痒
地在房里直打转。
好不容易，妻子下班回

家了，第一件事就是把报纸
给我看。“登出来了，是《锻
炼使我重新站起》那篇，《康
健园》专栏！”

捧着那散发着油墨芳
香的报纸，我就跟范进中举
一样，有点晕乎乎的。鼻子
酸了，眼睛湿润了，透过那
晶莹的泪花，我仿佛看见自
己在沿着稿纸上方格叠起
的梯子上攀登，在格与格之
间的垄沟里耕耘。

平息了一下激动的心
情，我问妻子：“马上就要下
班回家了，为什么还要打电
话？”“先知为快嘛！”妻子笑
眯眯地说。知我者妻子也！
我突然想到，该多买几

份报纸留念呀！妻子一听，
连声说对，赶紧转身出门。
可是，那时候晚报好卖得不
得了，周围的报亭老早卖光

了。妻子又跑到附近的天山邮局，
一问也卖完了。怎么办？她二话不
说，坐上门口的 !"路公交车，赶到
静安寺那里的邮局。还好，邮局还
开着，她一下子买了十份报纸。
这十份报纸，除了一份我们自

己留着珍藏，其他的都陆陆续续地
分给了亲朋好友。面对惊喜的亲友
们，妻子感叹：“表示惊讶，只需一
分钟；要获得成功，却要努力许多
年。”亲友们纷纷祝贺我们说：“不
容易，不容易！加油，希望能够在报
上看到你更多的文章！”

这一撇全靠那一捺
高兴过后，我们俩就拿出底稿

与正文对比，琢磨编辑为什么这样
修改，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现在，
我们读别人的作品时，不再停留在
单纯欣赏、消遣的水平上，更多的
是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学习作者
娴熟的写作技巧，观察作品的社会
效应。
来之不易的“成功”，令我满心

欢喜，斗志满满地继续奋力“爬格
子”。我的文章登出来的渐渐多起
来了，妻子也受到激励。有一天，她
兴致勃勃地宣布：“我也要写文章
投稿！”从此，她也开始读书、练习
写作，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她的
名字也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出现了。
这一来，夫妻俩比学赶帮，劲头更
足，共同语言更多了。

阅读和写作改变了我们的生
活。多年来，一家人已养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已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
表数百篇文章，有些作品还获了
奖。当然，能有这样的成绩，我更感
激的是我的妻子。我颈椎骨折伴高
位截瘫，医生把我治到倚靠着妻子
能行走几步。我高妻矮，我左妻右，
走路的时候是一个“人”字形。有首
歌里唱道：“人字的结构是互相支
撑。”我这一撇则全靠妻那一捺支
撑着。妻子给我一个支点，托起了
我的残后余生。我也愿意努力笔
耕，让这个“人”字，变得更坚实、更
高大！

讨价还价亦生趣
! 陈家和

下上两便 ! 吴仲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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